
从“向往中国”到“中国女婿”

狄伯杰与中国的情缘始于儿时。
在印度史诗和歌谣中，他常常听到“中
国”两个字，这像一种神奇的魔力，牵
引着他对中国充满了向往。读高中
时，为更好了解中国，他几乎翻遍了学
校图书馆的报纸、杂志和期刊，但遗憾
的是，相关资料寥寥无几。因此，考大
学时，对中国仍“念念不忘”的他，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尼赫鲁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专业。

1984年，在大学图书馆，一本名
为《东亚史》的书为他打开了解中国的
大门。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后来的各
个朝代，这本书让他对中国的认识从
模糊变得清晰，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历
史的悠久与文化的灿烂。

结束在印度5年的汉语学习后，
狄伯杰于1991年来到北京大学做了
两年访问学者，专门学习、研究文言
文、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这段经
历不仅让他的汉语水平有了质的飞
跃，也让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1996年，他再度来到北京，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中国文化与文明
的高级研究。

在北大期间，狄伯杰认识了北京
姑娘王瑶，两人后来步入婚姻殿堂，狄
伯杰也正式成为中国女婿。这段跨国
婚姻不仅让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也让他在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
了更多的动力和支持。

从“研究者”到“翻译者”

在妻子的帮助下，狄伯杰的汉语
水平突飞猛进，他的研究成果也随之
不断涌现。自2001年起，他就中印关
系和中国文学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
文，并撰写了多部专著，如《印中对话》
《20世纪上半叶的印中关系》及《中国
诗歌：从诗经到西厢记》等。

然而，狄伯杰深知，要让更多印度
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将中国经典
翻译成印地语。于是，从上世纪90年
代起，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四
书”。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四
书”通篇文言文，翻译起来难度极大。
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翻阅了大量中
国人解读“四书”的书籍，并向中国专

家请教。经过近十四年的努力，他终
于顺利完成了翻译工作。

2016 年，由他翻译的印地语版
《论语》率先出版，随后，《大学》《中庸》
和《孟子》也相继出版。此外，他还将
《儒林外史》《红楼梦》《窦娥冤》和《西
厢记》等经典作品翻译成印地语。

从“拓荒者”到“引领者”

在印度，狄伯杰是研究、传播中国
文化的“拓荒者”。三四十年前，当他
还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时，很少有人关
注中国文化。但他坚信中国文化的魅
力和价值，并致力于将其介绍给更多
印度人。

2015年底，由尼赫鲁大学教研人
员为主体的翻译团队正式建立，共有
约17位精通中文及印地语的专家、教
授加入。他们精选25部中国经典翻
译成印地语，并已经有多部作品与印
度读者见面。这些作品包括吴承恩的
《西游记》、老舍的《骆驼祥子》、余华的
《活着》、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巴金的《家》以及阿来的《尘埃落定》
等。

让狄伯杰高兴的是，中国经典作
品在印度市场受到了普遍欢迎和广
泛好评。目前，在印度学习汉语和中
国文化的热潮已经悄然形成。尼赫
鲁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总
数已经从几十年前的30多人增加到
现在的200多人，其中包括20多个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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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的影视改编
蔚为风潮

在影视生产中，编剧的剧本创作处于电
影制作的前期阶段，奠定了整个电影的创意
基础。在剧本的创作中，一直有着原创与改
编的划分。这些年来，文学的影视改编风生
水起，而青年文学更是备受市场青睐，其中就
包括网络文学和纯文学两个方面。

网络文学可谓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对象，
也是票房和收视率的保证。网络文学成为重
要的IP资源，年轻的网文作者亦获得大额的
版税收入。很多文学网站榜单上的小说都被
改编成影视作品，尤其是电视剧，其中就包括
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猫腻的《庆余
年》系列、辛夷坞的暖伤青春小说、顾漫的纯
爱言情小说等等。

而更加偏向纯文学方向的青年文学作
品，其被改编的力度也不遑多让。例如，笛安
的“龙城三部曲”被改编成电视剧《龙城》，李
娟的《我的阿勒泰》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而

“新东北作家群”中作家的作品更是被频繁改
编为影视剧：双雪涛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
影；班宇的《逍遥游》被改编为电影《逍遥·
游》，他本人还担任了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
文学顾问；郑执的小说《生吞》被改编成电视
剧《胆小鬼》。

青年文学之所以成为影视改编的香饽
饽，或许与影视受众的年龄结构有很大关
系。多个影视产业的市场调查显示，青少年
是影视产品消费的主力军。青少年有着特殊

的心理特征和情感经验，这倒逼着影视作品
的内容朝着更年轻化的方向倾斜。相对于前
辈作家，青年作家的创作更加贴近青少年的
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而这正是青年文学被
影视制作公司所看重的首要原因。

文学影视改编中的
代际经验

代际经验，是一代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
的彼此相通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也代表着一
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它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
们之间思想和行为的差异与冲突。刘勰《文
心雕龙》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文学乃是个人经验
与集体记忆的表达，因此最能代表代际经验
的流动与嬗变。

青年作家处在一个观察和思考最为敏锐
的年龄阶段，因此最能感知到时代与生活的变
迁。青年文学的最大意义在于记录和书写新
的时代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爱尔兰女作家萨
莉·鲁尼因为书写新一代的青年生活闻名于
世，她的《正常人》被认为描绘了社交媒体时代
青年的独特经验。而当这部小说被改编为同
名电视剧后，更取得了全球性的巨大影响。

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媒介文化生态下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疑有着与文学前辈不
同的生活世界和情感结构，而这种代际经验
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例如，网络作
家柳翠虎的小说《半熟男女》和《装腔启示
录》，就描写了一群在北京CBD（中央商务
区）上班的精英阶层青年男女的“情场如战

场”的故事，探讨了世俗物欲与亲密关系的复
杂性。而当她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时，这
种充满了当代性的经验被更加直观地展露在
观众的眼前。

而这种代际经验的差异性更为明显地展
示在“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作为“80
后”的作家，双雪涛等人用写作回溯了90年
代，用“子一代”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创
伤经验和历史记忆。他们的小说成为热门
IP，相关的影视改编作品层出不穷，极具商业
价值。当他们的文学作品与影视创作联动，
也引爆了“东北文艺复兴”，成为一个重要的
文化现象。

文学与影视创作之间
同中有异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有名言“媒
介即讯息”。这句话的意思是：媒介自身就具
有价值，它不仅是讯息传播的通道，还极大地
影响了受众的思维方式。文学与影视表面上
看起来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它们本质上属
于两种不同的文艺门类，有着不同的媒介形
态和表意方式。

因此，即便一个文学作品和一个影视作品
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其人物、情节和时空都一
样，但是他们之间依然会因为媒介属性的不同
而体现不同的故事形态和叙事风格。的确，虽
然是同样的材料，也会因为烹调方式的不同而
呈现完全不同的风味。翻译即背叛，文学被

“翻译”成影视作品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背
叛。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要求影视改编要完全

复制原著。原著只是影视作品改编的基础，至
于“怎么改”和“改哪些”，则要遵循影视创作的
一般规律，发挥影视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

青年文学的影视改编，必然是需要进行
加工、调整和转化的。改编的过程，有时候是
重新编织的过程，例如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原本是散文作品，故事性不够，那么主创就在
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增补，增加了人物
和戏剧冲突。同时，改编也可能是删繁就简
和变换风格，例如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在改
编为电影《乔妍的心事》时就减弱了原著的残
酷性和尖锐感。

影视作品是用运动的影像进行叙事，肯定
有视觉方面的追求，这就让文学作品踵事增
华，让故事以更加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
前。电影《刺杀小说家》是青年导演陆阳由双
雪涛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小说原著中已
经涉及了现实社会与游戏世界的交错与互动，
而当小说里的游戏世界被电影呈现在银幕上，
则更彰显和放大了原著里的脑洞和奇诡的想
象力，代表了中国影视创作的新方向。

总而言之，在文学与影视之间，存在着双
向奔赴和双向赋能。一方面，文学为影视创
作提供了良好的叙事基础，提高了影视作品
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另一方面，影视也反哺文
学，让文学得以破圈传播，增加了文学的受众
和影响力。一个好的青年文学作品，是一个

“无尽藏”，并不会因为影视改编而丧失其魅
力，反而会因为影视作品的传播扩散开启“经
典化”的过程，最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走近。
在这个意义上，影视改编为青年文学的创作
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未来可能性。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海滨的全
新力作《李白的长安道》近期推出，这部
著作以独到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深度
挖掘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精神世界，
尤其是他与长安这座城市之间复杂而
微妙的关系，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前所未
见的李白。

本书既不是对李白生平事迹的排
比，亦非一味追求戏剧化的诗人轶事揭
秘。相反，海滨致力于为读者勾勒一幅
生动立体的画卷，展现李白精神世界的
丰富层次与深刻内涵。在这趟精神旅
程中，我们将见证诗人既在鲜花与美酒
中畅饮欢歌，亦能在困境与挑战中砥砺
前行的独特魅力。

李白精神成长的里程碑

为何选取长安这一视角切入呢？
海滨表示，在李白心中，长安不仅仅是
地理意义上的都城，而是永恒的政治梦
想和精神坐标。长安，承载了李白对建
功立业、施展抱负的渴望。“莫怪无心恋
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海滨引用李白
诗句，阐述了李白青年时代立志于世的
决心，以及他将自身才华献予盛世的愿
望。

海滨将李白与长安的关系分为三
个阶段，分别对应李白三次重要的长安
之行，以此构建起了李白精神成长的时
间轴：开元年间，初次入长安，年轻的李
白满怀壮志，试图以门客的形象博取王
公大人的赏识；第二次，天宝初年，受诏
入京，他怀揣帝王师的梦想，渴望成为
辅佐明君的关键人物；最后一次，天宝
末年，面对国家动荡的预感，李白挺身
而出，欲向朝廷谏言警示。这三次长安
之旅，见证了李白从自我追寻到家国担
当的精神蜕变，也映射出唐代由盛转衰
的时代背景。

该书紧紧围绕诗人人生各阶段的
关键性问题，以研读经典作品为切入
口，层层深入，细细探究，内容新颖，富
有启发。从早年的豪迈洒脱，到晚年对
生死、隐逸的沉思，李白的诗文如同一
面镜子，反映出他内心世界的变化轨
迹。

从多个维度接近并理解李白

本书不仅是海滨个人学术成果的
展现，更是对前人研究智慧的致敬与延
续，是一次集中而巧妙的对李白研究的
学术成果展示。本书通过讲述李白的

人生故事，旨在
以引人入胜的
方式，讲述李白
与长安城之间
千丝万缕的联
系，同时穿插展
示诸多学术界
对李白生平、诗
歌的深入见解，
为普通读者搭
建一座通往李
白精神世界的
桥梁。

海滨在书
中特别提到了
几位学者的贡
献，如安旗先
生、薛天纬教

授等人在李白生卒年争议方面的权威
观点，确定李白享年63岁。此外，对于
广为人知的《静夜思》不同版本的考证，
以及《梦游天姥吟留别》题目正确的断
句方式等，均进行了详细阐释，展示了
一代代学者对中国文化传承中对待古
籍文献的态度与方式，即尊重原文、审
慎校勘、深入探究。

当代年轻人该如何深度解读李白
呢？海滨提出“三步走”阅读法：首先，
要沉浸于原汁原味的李白诗文。其次，
是结合生平事迹，理解诗文内涵。再
次，就是亲历实地探访，体验文化共
鸣。他特别提及了自己最近探访的安
徽省当涂县大青山，这里是李白的终老
之所。海滨说，无论是攀登太白山感受
李白在理想挫败后的孤寂感慨，还是漫
步金陵城、长安城街头，都能让人真切
体会到李白诗词中所蕴含的浓厚历史
文化气息与个人情感色彩，进而产生强
烈的共鸣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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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印度汉学家——

狄伯杰的中国“结”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新
书

最近，一部悬疑
题材的电影正在院
线热映，那就是赵德
胤导演的《乔妍的心
事》。值得关注的
是，这部电影改编自
张悦然的中篇小说
《大乔小乔》。作为
著名的“80后”作家，
张悦然一直坚持创
作，出版了不少女性
题材的作品，《大乔
小乔》是她的代表作
之一。

事实上，近年来
已经有大量青年作
家的作品被改编成
影视剧，获得了巨大
的 曝 光 度 和 影 响
力。毫无疑问，青年
文学的影视改编已
经成为中国文艺界
的一个热门现象，而
《乔妍的心事》正是
其中的代表。 从电影《乔妍的心事》上映看青年文学影视改编现象

文学因影视“经典化”■ 汪荣

人生漫漫，岁
月悠悠。印度汉学
家 狄 伯 杰（Bali
Ram Deepak）自
1984 年与中国文
化“结缘”后，便将
半生心血倾注于中
国。他潜心研究中
国文化，致力于将
中国经典翻译成印
地语，带到印度，让
印度人读懂中国。

10月28日，狄
伯杰做客海南大学
人文社科名家讲
坛，以“与中国交往
四十年：文明的相
互联系必须为未来
的合作铺平道路”
为题作专题讲座。
讲座结束后，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采
访了他，听他回顾
自己与中国“交往”
40 年来的心路历
程。

狄伯杰。海南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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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海报。

网剧《庆余年》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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